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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个 世 纪 80 年 代 初 ，《天

津文史资料选辑》 上刊登了一

篇清末天津商人“赶大营”史

实的口述回忆录，引起笔者极

大兴趣。2009 年，在天津西青

区 政 协 的 积 极 呼 吁 和 大 力 支 持

下 ， 笔 者 与 几 位 同 仁 先 后 用 了

十 余 年 的 时 间 到 新 疆 等 地 找 寻

天 津 商 人 “ 赶 大 营 ” 的 足 迹 ，

采 访 他 们 的 后 人 ， 收 集 当 事 人

口 述 回 忆 资 料 、 查 阅 清 末 民 初

各 种 涉 及 西 北 见 闻 的 个 人 著

述 、 笔 记 、 日 记 等 ， 最 终 把 这

段 鲜 为 人 知 的 历 史 重 新 展 示 出

来……

鲜为人知的“津商赶大营”
方兆麟

在近70年的时间长河里，从渤海之
滨伸向新疆西北边陲，甚至到了塞米巴
拉金斯克 （今哈萨克斯坦北疆城市），

“安文忠们”挑着担子，用自己的双脚
沿着古丝绸之路奔走着，走出了一条中
国商业史上国内最长的商路，成为中国
最早的“亚欧大陆桥”。

这条商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进
出新疆的人流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
在明清驿道路线基础上做了“加密”
（增加打尖住宿点位） 的赶大营路线，
有留存的“路单”（即里程书） 为凭，
这条路线主要是徒步或乘马车，到乌鲁
木齐需 6 个月以上。二是西伯利亚大铁
路通车后赶大营商人、政府官员等乘火
车进出新疆的路线，当时人们称为“坐
俄台”（清末人们把火车、汽车称为

“台车”）。这条路线单程约需25天。
另一类是进出新疆的物流路线，这

条路线主要是驼队运货路线。京张、京
包铁路开通前，驼队从北京德胜门外半
壁店出发，经张家口到归绥 （今呼和浩
特），向北到百灵庙，然后沿今日中蒙
边境向西行进，或从今甘肃马鬃山北面
红石山入境，向西经明水进入新疆；或
从新疆巴里坤老爷庙入境。

这条驼运路线总称绥新驼运路线，
或绥新驼道，基本上是在渺无人烟的戈壁
沙漠中行走，从呼和浩特或包头到新疆奇
台单程约三四个月。驼队之所以走没有人
烟的沙漠戈壁，主要是为了躲避土匪抢劫
和多如牛毛的税卡敲诈勒索。绥新驼道在
沙漠戈壁中没有固定道路，只要知道起
点、终点和途中的水源地即可。

今天所见到的驼道路单上有的还标
注着水源方位、水量多少、口感等等。笔
者曾按图索骥大致走了一下“赶大营”人
流和部分物流路线，发现路单上所有的
地名几乎都依然存在！而且路单中所标
注的陕西邠县（今彬州）有“花果山水帘
洞，大佛寺”，居然也存在，只是水帘洞因
前些年开矿而消失了。

当 年 赶 大 营 人 流 传 着 一 段 小 调 ：
“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
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出关容易进
关难。”当年出了嘉峪关经星星前往哈
密 这 段 路 ， 被 人 们 称 为 “ 八 百 里 瀚
海”，这段路干旱缺水、渺无人烟，令
人生畏。这段路有不少地名有水、泉、
井字，其实不过是一些苦涩的旱井水，
难以下咽。有不少赶大营人因体力不支
而在这条路上倒下，遇到这种情况，同
伴将其掩埋后做上记号，以便日后有人
回天津路过时将其遗骸带回家乡。

早期天津赶大营人客死新疆后，是
与收复新疆时战死的湘军将士安葬在一
起的，墓地建有左公祠。当年只有天津
赶大营人的墓地建有左公祠，这是对他
们为收复新疆过程中所做贡献的褒奖。

1933年后因新疆政局变化，进出新
疆的关口道路被封锁，商品流通受到阻
碍，活跃了数十年的“赶大营”商路逐
渐走向衰落。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
盛世才完全切断了新疆与关内的往来，
同时为掠夺财富，他以“通共”等各种
莫须有的罪名将一些富商投入监狱，疯
狂敲诈勒索商人，给津商带来了毁灭性
打击。蓬勃发展了近 70 年的“赶大营”
商贸活动从此画上了句号。

据新疆有人统计，至今赶大营人后
裔在新疆仍有50余万人。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原专职副主任、天津市口述史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现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
馆员）

最早的
“亚欧大陆桥”1875年 5月 3日（清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朝廷发布圣

旨，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日西征，消灭阿古柏
分裂势力，收复新疆。为保证军队日用生活所需，西征军肃州大
营发布招募令，号召各地货郎商贩前往肃州大营随西征军贩售
生活用品。

这一年天津地区遭受旱灾，前几年曾为左宗棠军队运送物
资去过西安的杨柳青船工安文忠，此时正为粮船遇风翻覆、血本
无归、生计无着而愁眉不展，听到这个消息，他看到了生活的希
望：几年前他在西安交卸物资领到工钱后，曾随同几位当地商贩
挑担到庆阳等地的清军大营做了两三年生意，获利颇丰。因为当
时在西北作战的军人兜儿里不缺银子，缺的是有钱买不到生活
用品，因而随军做生意很容易赚到钱。于是安文忠打定主意再去
大西北随军售货。

几天后，安文忠带上七八位年轻同乡和自家兄弟，挑起小担
踏上西行之路。他们风餐露宿，从每天挑担徒步行三四十里逐渐
到百八十里，从渤海之滨的家乡一步步走到肃州大营，加入了随
军西征的商贩队伍。随后又有大批杨柳青及各地商贩到达肃州，
有史料称，至西征大军进新疆前，肃州已有天津杨柳青商贩500
余人，他们成为首批“赶大营”商人。

这种招募随军商贩的做法，早在清康熙征准噶尔时已经出
现，但不成规模，商贩也比较松散，来去自由。到清同治年间新疆
塔城、伊犁等地被叛军围困，军费物资吃紧，朝廷曾命绥远将军
招募口内商贩向伊犁等地急运粮茶等生活用品，以解燃眉之急。
于是一些商贩担起货担随军贩售，以谋生计。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商贩，肃州大营给他们颁发了随军“路
票”（营业执照），并在离军营一里之外划定了“买卖圈”，商贩可
凭“路票”售卖商品，路遇空行军车也可凭“路票”搭乘，甚至可以
免费住驿站。

赶大营的商贩们所售卖的生活用品，从毛巾、绑腿、鞋袜到
跌打损伤药品，很受欢迎。他们追随着西征清军大营前进，军行
则行，军住则住，从北疆到南疆，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追随到哪
里，故而人们将这些商贩称为“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又称之为

“赶西大营”。
刊登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上、写于1964年的“三

亲”史料《天津帮经营西大营贸易概述》，作者王鑫岗、郭希斋、李
默芗三人都是当年“赶大营”的亲历者，他们以自己的亲历、亲
见、亲闻，较为全面、翔实地讲述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
30年代天津商帮在新疆创业及兴衰的历史概况。文章中写道：

天津城西三十里的杨柳青镇，地近通商大埠，做小买卖为生
的人甚多，尤其多幻想去外地寻求生财之道。当年这里曾流传一
句谚语：“十事九不成，只有赶大营。”这些在家乡无以谋生的人，
便离乡背井，踏上赶大营的道路。当时交通阻塞，去新疆路途遥
远，川资浩繁。赶大营者，只得求亲友或变卖什物，凑足几两、十
几两的资本，买些妇女用品，如针线、毛巾、鞋袜、小孩用品之类
的小商品，担着两个小篓，徒步而行，所以当时又称这些人叫“担
小篓”的。他们沿途经各省城镇，边行边售，并随时进货，经过半
年多时间的跋涉才能到达新疆境内。

在新疆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军队士兵。当时伊犁惠远是清朝
将军的驻防地区，那里有一部分“老满营”（满族八旗兵丁），是
赶大营的主要顾客。迨后去者日众，有一去数年或十数年不归
者，家属则前往探望，遂有“家眷车”，又谓之“走大路”。……

“家眷车”亦兼揽携带货物的乘客，客商置货物于车上，随车步
行。乘者在杨柳青西渡口或中渡口登车，送行者无不流泪惜
别，盖此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当年天津人赶西大营的贸
易，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段文字非常生动地勾勒出早期杨柳青商贩赶大营的起
源。

关于天津商帮在新疆的情况，抗战时期曾任新疆文化协会
会长的茅盾先生在其所著《新疆见闻杂记》（桂林文光书店1943
年出版）有一段记述：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
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
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
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
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贩，
当时称为“赶大营”。左公西征之时，规模异常远大，大军所过，每
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
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
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亦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
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

前往西北赶大营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规模，以后演变
为持续不断地前往新疆从事商贸的活动，并出现“移民潮”，因
此有人将前往新疆经商的人称为“跑大营”的，而将定居新疆
从事商业的杨柳青人称为“大营客”。据日本人奥村荣、山本斌
1936年所写《关于杨柳青商人在新疆的活动》调查报告记载：
至民国 22年（1933）“新疆的杨柳青人大约有 5000人，多是在
天山南北两路主要都市经营商业活动。大体上，北路有 3000
人，南路有1500人。”所以当时新疆有“三千货郎遍天山”之说。
这里所说的5000杨柳青人是指直接从事经商者，未包括其家
属。“赶大营”的兴起促进了新疆的商品流通，使战后新疆经济
得以快速恢复振兴。

战事结束后，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并未返乡，而是扎根新
疆，创业发展。随着新疆社会的稳定，各地商人不断前往新疆
开拓市场，天津商人更是携家带口前往新疆，从而形成了“天
津商帮”（也称直隶帮、平津帮）。

由于天津商帮的崛起，大量商品源源进入新疆，零售商品
供应充足，打破了沙俄洋货垄断市场的局面。曾在日军部任职
的日野强在其《伊犁纪行》中写道：

天津商人向新疆贩运货物时，多取道张家口走戈壁地
带，这条路的险阻困难，是人所共知的。而天津商人的豪气
与勤勉，也是其他汉族或满族人无法企及的，……如果没有
天津商人，新疆的商权必定完全被俄国商人垄断。

“三千货郎遍天山”

“赶大营”兴起时，天津已是开埠
城市，是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因
而工业文明的新事物、新理念层出不
穷，与商品经济尚欠发达、生产关系
较落后的新疆相比存在明显落差。

大批天津人进入新疆带来了不少新
鲜“玩意儿”，既有新商品也有新的文
化理念和生活理念，对当地产生较大
影响。例如奇台县天津籍女学生穿着
短运动衣参加运动会，被当地一些人
认为“有伤风化”，但当她们在省运动
会上得奖而归时，又受到热烈欢迎，
从而改变了当地人的观念。

在新疆的天津商人家每逢年节必遵
循家乡习俗，各种规矩也都按家乡礼
数，代代相袭。津商家里要求子女在
家必须说杨柳青家乡话，所以至今很
多赶大营后人说话还有杨柳青口音。
津商有尊老的传统，见长辈说话必先
称“您老”然后叙话。津帮内的鳏、
寡、孤、独一律由同乡会 （或商会）
安置托老，这些习俗规矩都很受外帮
人羡慕。

赶大营到新疆的天津人成分比较
杂，除了经商的也有耍手艺、卖苦力
的，还有一部分是种园田的。杨柳青因
地处“御河”（南运河） 畔，除经商者
多外，农民多以种菜为生，素以“御河
沿儿青菜”而出名。有些菜农到了新疆
后便在城郊租地种菜。当时新疆本地除

了皮牙子 （洋葱）、土豆、胡萝卜、圆
白菜外，没有其他应季应时蔬菜。气候
原因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技术问
题。因而天津人从家乡带去各种菜籽，
开菜园子种菜，解决了当地人吃不到新
鲜时令蔬菜问题，这是赶大营天津人在

“百艺进疆”中一个突出的成果。
当年在乌鲁木齐有名的天津菜园

子，有任成与任海兄弟二人创办的任
家菜园，李国瑞创办的李家菜园，贾
万盛创办的贾家菜园等，其中经营时
间 最 长 的 是 任 家 菜 园 ， 传 承 了 六 代
人。至今奇台、惠远等地城郊还有少
量从事种菜的杨柳青后人，这些菜农
以此为业代代相传。1916 年奉财政部
之 命 到 新 疆 考 察 的 特 派 员 谢 彬 在 其
《新疆游记》 1917 年 4 月 9 日日记中写
道：“迪化蔬菜品类繁多……津人以艺
唐花之法，冬月掘地为之窟，播种其
中，微火烘之，取苇秆密护四围，上
覆芦箔，以御风雪，俟春融冻解，则
移植畦间。故春初之菜，无不应时入
市，且所治町畦，整洁有序，湘鄂之
民，皆弗逮也。”此段文字清楚地记述
了杨柳青人在乌鲁木齐用育秧之法种
菜的情况。育秧种菜技术在新疆广为
推广后，改变了新疆难以吃到新鲜蔬
菜的状况。

今天，在离大海最远的新疆会烹饪
海鲜，最初也与天津人有关。天津人

的绰号是“卫嘴子”（今谓“吃货”），
爱吃海鲜是出了名的。天津有句脍炙人
口 的 俗 语 ：“ 当 当 吃 海 货 ， 不 算 不 会
过”。意思是到了吃海鲜的季节，就是把
家产当掉也要买海货 （鲜） 吃，不算败
家。左宗棠率军西征时，他的部下以湘
军为主，为了能吃上鲜鱼，湘军士兵特
意挑着鲜鱼随军出征。河鱼好养，有水
就能活，但海鲜出水便死，所以渔民多
把海鲜晒干，成为干海货，吃前先将其
泡发后才可烹饪，但泡发海鲜也需要一
定技术。赶大营津商首富同盛和周家，
为了能使在新疆的达官贵人、阔豪富贾
能 吃 上 海 鲜 ， 每 年 都 要 从 天 津 “ 八 大
家”之一的卞家经营的隆昌海货店采购
大量各种干海货运到新疆，成为各大饭
店和官宦富贾家的抢手货。据统计，清
末民初仅同盛和一家每年运销新疆的海
参、明骨、鲍鱼、鱼翅、干贝、唇肚等
干 鲜 海 货 ， 就 达 300 驮 之 多 （每 驮 280
斤）。

当年在远离大海的新疆能吃到鲜美
海味，津商功不可没。

“百艺进疆”
▲▲

新疆塔城的天津赶大营商人新疆塔城的天津赶大营商人

▲民国时期乌鲁木齐街景民国时期乌鲁木齐街景

▲▲

赶大营路单赶大营路单

安文忠像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24辑）


